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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  文章首先辨析《灵枢》针刺法专篇《官针》中存在歧义的“官针”“十二节”两个概念,继而梳理了

“九针应病与刺法”“九变与三变”“十二节与十二经”“刺气穴之三刺与脉刺之三刺”“五刺与诸刺法”5 对繁

杂的关系,考察了各刺法汉以前的应用,认为《官针》所体现的是经脉理论确立之前,“针至病所”理念指导下的

以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为主的分层而治的刺法,从而为准确理解《官针》刺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与观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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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官针》是研究古代针刺法的重要文献,见载于

《灵枢》。此篇紧扣“官针”之题,以用针之过引施针

之宜,论述了“九针应病”“九刺”“十二节刺”“三刺”

“五刺”5 个主题,其中“九刺”应“九变”,“十二

节刺”应“十二经”,“五刺”应“五脏”。研究《官

针》者众多,但经文中的基本概念分歧、刺法本质等重

要问题,仍待探讨。基于此,笔者从辨基本概念、理刺

法关系、探汉前应用 3 个方面加以论述,以期展现出

《官针》的本来面目。 

 

1  辨基本概念 

辨析概念,是正确理解文义的重要一步,以下就古

今解读分歧较大的两个基本概念“官针”“十二节”加

以考辨。 

1.1  官针 

关于“官针”之“官”的理解,古代注家的意见主

要有以下两种。其一,以张介宾为代表,认为“官,法也,

公也。制有法而公于人,故曰官针”[1];其二,以马莳为

代表,认为“官者,任也。官针者,任九针之所宜也,故

名篇”[2]。 

张介宾所言,意指“官针”为可颁布于众的九针的

法度。对此可以结合《灵枢》中“官”字的用法予以

辨析,《灵枢》中相似语境下的用例还有“官能”,然

“官能”所述乃知人善任,无法置于张介宾释“官针”

语境之下,但是可以置于马莳所释“官针”语境之下,

即“任人所能”。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,《官针》开篇

即明言“凡刺之要,官针最妙。九针之宜,各有所为,

长短大小,各有所施也,不得其用,病弗能移”[3],此即

对“官针”最恰当的定义,“官针”之妙在于明九针之

宜而有所施,即马莳之“任九针之所宜”。 

“官针”概念的辨析,对于整篇经文的理解有重要

意义。知“官针”之义,再读《官针》,会明白为什么

《官针》首先论述了“九针应病”,也会自觉地将此与

下文刺法联系起来(相关内容见“2.1 九针应病与刺

法”)。 

1.2  十二节 

十二节,马莳释为“十二节要”[2],张志聪释为“节,

制也,言针有十二节制”[4]。张氏之说较马氏更进一步,

《说文·竹部》“节,竹约也”[5]。节,在《汉语大字典》

中即引申有“准则、法度”之义[6],而能成为制则、准

则者,也必是“节要”之法。遍查《灵枢》《素问》,

有多处曰“约”曰“节”者,实指准则、标准,其中刺

法标准曰“刺节”“刺约”,如《刺节真邪论》言“刺

有五节”,便是论述了“振埃”“发蒙”等 5 种带有标

准性质的定式刺法。 

《官针》“凡刺有十二节,以应十二经”[3],其“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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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正合此义。结合经文可知,十二节刺指可与十二经相

应的十二种刺法标准,具体而言,指“偶刺”“报刺”“恢

刺”“齐刺”“扬刺”“直针刺”“输刺”“短刺”“浮刺”

“阴刺”“傍针刺”“赞刺”12 种定式刺法。知此“十

二节”之义,可以帮助理解《官针》的学术背景——“针

至病所”刺法的应用盛况(相关内容见“2.3 十二节应

十二经”)。 

 

2  解刺法关系 

《论针灸‘皮脉肉筋骨’层次论治方法》一文指

出:“《内经》中的九针即为不同层次(筋脉肉皮骨)的

病变而设”“《灵枢·官针》所载的‘九刺’‘十二刺’

‘五刺’等刺法中，除个别是描述选穴规律外，多为

针对不同层次病变的刺法”[7]。本节尝试进一步详细

理清繁杂的针具与刺法关系、不同刺法之间关系,从而

展现出《官针》的本来面目。 

2.1  九针应病与刺法 

《官针》首论“九针应病”:“病在皮肤无常处者,

取以镵针于病所,肤白勿取。病在分肉间,取以员针于

病所。病在经络痼痹者,取以锋针。病在脉,气少当补

之者,取以鍉针于井荥分输。病为大脓者,取以铍针。

病痹气暴发者,取以员利针。病痹气痛而不去者,取以

毫针。病在中者,取以长针。病水肿不能通关节者,取

以大针。病在五脏固居者,取以锋针,泻于井荥分输。

取以四时。”[3] 

与《官针》此段相似的文字又见于《灵枢》之《九

针十二原》《九针论》,三篇所述几无差别。需要注意

的是,“九针应病”为后文刺法的出场做了铺垫——“病

在皮肤”“病在分肉之间”“病在脉”“病为大脓”“病

痹气爆发”“病痹气痛而不去”“病在中”“病水肿不能

通关节”“病在五脏固居”(“病在经络痼痹者取以锋

针”一句,参《太素》《甲乙经》等可知为注文混作正

文),除“病在中”“病水肿”二者外,皆为后文九刺、

十二节刺、五刺所应之病种。 

2.2  从“三变”到“九变” 

《官针》“凡刺有九,以应九变”,可简称为“九变

刺”,指“输刺”“远道刺”“经刺”“络刺”“分刺”“大

泻刺”“毛刺”“巨刺”“焠刺”9 种刺法。结合经文可

知,大泻刺刺大脓,经刺、络刺同属脉刺法(“脉刺”见

于《天回医简·刺数》,指刺经脉、络脉,《灵枢·官

针》作“经刺”“络刺”),分刺刺分肉之间,浮刺刺皮

肤,焠刺刺筋、骨之痹(《太素》:“病在筋,调之筋,

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;病在骨,卒针药熨。”[8]),这 9

种刺法所展现的,是在痈疽刺法(详见 3 探汉前应用)

之后,逐渐发展的“针至病所”理念指导下的,“皮、

脉、肉、筋、骨”分层而治的刺法。 

在九变刺中,“输刺”“远道刺”“巨刺”3 种实为

取穴法而非刺法。输刺、远道刺对应于以刺脉输论治

脏腑病变,其中五脏病的刺法有着不同角度的更为细

化的论述,相关内容可参《素问·调经论》《灵枢·邪

气脏腑病形》等。巨刺之法,因“左取右,右取左”的

选穴特征与缪刺易混,故而《素问·缪刺论》将其与缪

刺法对举,其论曰“邪客于经,左盛则右病,右盛则左病,

亦有移易者,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,如此者,必巨刺之,

必中其经,非络脉也”[9]。 

《灵枢·寿夭刚柔》:“黄帝曰:刺有三变,何谓三

变?伯高答曰:有刺营者,有刺卫者,有刺寒痹之留经

者。黄帝曰:刺三变者奈何?伯高答曰:刺营者出血,刺

卫者出气,刺寒痹者内热。”[3]结合《官针》经文可知,

“经刺”刺大经结络经分,指刺大脉循行路径或分叉处

的结络;“络刺”刺小络之血脉,属三变刺之“刺营”;

“分刺”“毛刺”“焠刺”皆三变刺之“刺寒痹”法,

其中“分刺”是刺痹之通用刺法或基础刺法。足见九

变刺乃在三变刺基础上进一步分化而成。详见表 1。 

2.3  十二节应十二经 

长期以来,由于《官针》所载刺法很难直接用经脉

理论阐释,人们对经文“凡刺有十二节,以应十二经”

一句多隐而不释。十二节刺与十二经到底有没有或有

什么样的关系?这一问题,是准确理解《官针》刺法所

不可逾越的。笔者通过研读《灵枢》《素问》,在《素

问·调经论》中找到了答案。《调经论》末段黄帝与岐

伯问答同本问题密切相关:“帝曰:夫子言虚实者有十,

生于五脏,五脏五脉耳。夫十二经脉皆生其病,今夫子

独言五脏。夫十二经脉者,皆络三百六十五节,节有病

必被经脉,经脉之病皆有虚实,何以合之?岐伯曰:五脏

者,故得六腑与为表里,经络支节,各生虚实,其病所居,

随而调之。病在脉,调之血;病在血,调之络;病在气,

调之卫;病在肉,调之分肉;病在筋,调之筋;病在骨,调

之骨。燔针劫刺其下及与急者;病在骨,淬针药熨;病不

知所痛,两跷为上;身形有痛,九候莫病,则缪刺之;痛

在于左而右脉病者,巨刺之。必谨察其九候,针道备

矣。”[9]需要说明的是,此问答中“其病所居,随而调 



上海针灸杂志 2025 年 3 月第 44 卷第 3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371· 

表 1  九变刺与三变刺对照表 

九变刺 三变刺 说明 

输刺者,刺诸经荥输脏输也  取穴法 

远道刺者,病在上取之下,刺腑输也  取穴法 

经刺者,刺大经之结络经分也 刺营  

络刺者,刺小络之血脉也 刺营  

分刺者,刺分肉之间也 刺寒痹  

大泻刺者,刺大脓以铍针也  
痈脓,在《九针论》中有“痈痹”之称,刺

痹之法在刺痈基础上发展而来 

毛刺者,刺浮痹皮肤也 刺寒痹  

巨刺者,左取右,右取左  取穴法 

焠刺者,刺燔针则取痹也 刺寒痹  

之……淬针药熨”一段,《太素》所载之文明显优于《素

问》:“视其病所居,随而调之。病在血,调之脉;病在

气,调之卫;病在肉,调之分肉;病在筋,调之筋,燔针劫

刺其下及与急者;病在骨,卒(焠)针药熨。”[8] 

以上经文解说了十二经脉病调治之法,仔细阅读

不难发现,在经脉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认知的指导下,经

脉之病“视其病所居,随而调之”,这种随病所在而调

治的“针至病所”治法,并非基于常规的十二经脉分部

理论。 

再回到《官针》十二节刺法,赞刺直针痈处,输刺

应针疽处[11],报刺随所病,偶刺治心痹直对痛所,恢刺

治筋痹刺筋部,短刺治骨痹刺骨所,直针刺治浅表寒痹

取皮部,浮刺治肌层寒痹浮取肌,其余齐刺、扬刺(《太

素》作“阳刺”)、阴刺、傍针刺则是治不同层次的痹

证,显然也需要随所在而刺之。此 12 种定式刺法正合

于“视其病所居,随而调之”。这提示在经脉分部理论

确立之前,古人已经总结出许多临床有效的定式刺法,

反映了“针至病所”理念的应用盛况。 

“凡刺有十二节,以应十二经”的说法即来源于

此。然“十二”这个数字,也当然不能与经脉分部理论

十二经一一对应,此乃受数术影响,选取了彼时具有代

表性或比较成熟的 12 种定式刺法而已。 

2.4  别“三刺”于脉刺 

《官针》“三刺”,指浅刺绝皮、少深刺绝皮至肌

肉、极深刺已入分肉之间三个层次,分别出阳邪、阴邪、

谷气,相关解说另见《灵枢·终始》,是刺气穴的一种

方法,与《灵枢·九针十二原》所论刺脉之浅、中、深

之“三刺”法相应。脉刺之三刺,是指刺脉或脉输时根

据邪气之深浅而定针刺之深浅,浅刺者陷脉即止,深刺

者则针及脉下壁即止,深浅之间为中等深度。两者相应

之例,如《素问·水热穴论》论刺脉之浅者曰“夏……

取盛经分腠,绝肤而病去者,邪居浅也”[9];《官针》论

刺气穴之浅者曰“先浅刺绝皮,以出阳邪”[3]。 

《官针》于诸多“针至病所”刺法之下,单列刺气

穴之三刺法,体现的或是“针至病所”向“气至病所”

发展的过渡期。所谓“气至病所”的刺法,是在经脉、

膜原等理论确立之后,以取经脉之输的脉刺法、取募穴

的募刺法,以及由分刺法演变而来的刺气穴法等为主

的刺法。 

2.5  并“五刺”于诸刺 

五刺,乃刺五脏之外应。这 5 种刺法并不是新的刺

法标准,乃前文所述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五痹的定式刺

法,只是从五脏五应的角度重新表达,换一个新名称而

已。所谓“半刺者”即九变刺之“毛刺”;“豹文刺者”

即九变刺之“经刺”“络刺”;“关刺者”即十二节刺

之“恢刺”;“合刺者”即九变刺之“分刺”;“输刺

者”即十二节刺之“短刺”[10]。详见表 2。 

 

3  探汉前应用 

《官针》记载的刺法从字面上看共有 26 种,去掉

重复的五刺 5种,以及 3 种不属于刺法类的“输刺”“远

道刺”“巨刺”,实为 18 种。其中最典型、最多的是治

疗皮、肉、脉、筋、骨五体之痹的定式刺法,反映出“针

至病所”理念的应用盛况。而相同刺法标准以不同名

重复出现,这提示本篇取材有多种来源。 

为进一步展现《官针》刺法的本来面目,本节着重

阐释其在汉以前的应用情况。笔者以汉以前医家、医

籍为线索,查阅检索相关刺法文献,其中相同内容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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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五刺对应刺法 

五刺 九刺 十二节刺 

半刺(浅内而疾发针,无针伤肉,如拔毛状;取

皮气;应肺) 
毛刺(刺浮痹皮肤也)  

豹文刺(左右前后,针之中脉为故;取经络之

血;应心) 

经刺(刺大经之结络经分) 

络刺(刺小络之血脉) 
 

关刺(直刺左右,尽筋上;取筋痹;应肝)  
恢刺(直刺傍之,举之前后,恢筋急,以治

筋痹也) 

合刺(左右鸡足,针于分肉之间;取肌痹;应脾) 分刺(刺分肉之间)  

输刺(直入直出,深内之至骨;取骨痹;应肾)  
短刺(刺骨痹,稍摇而深之,致针骨所,以

上下摩骨) 

源,相似内容取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,最终筛选出

能体现《官针》刺法应用,阐明刺法源流,且能加对深

刺法理解的文献,论述如下。 

《官针》中大泻刺、赞刺为治痈而设,十二节刺之

输刺为治疽而设,扁鹊即以治痈疽而闻名。痈疽刺法的

应用有其注意事项,在马王堆、张家山出土的医简中即

已记载痈肿当据浅深而治,否则反为其害,《官针》开

篇所列用针之过即与此一脉相承。在《灵枢》《素问》

可见较多的痈疽治法记载,如《素问·长刺节论》“治

腐肿者刺腐上,视痈小大深浅刺,刺大者多血,小者深

之,必端内针为故止”[9],大而浅者为痈,小而深者为疽,

其言“刺大者多血”对应于赞刺法“浅之出血”的应

用,“小者深之”对应于输刺法“稀发针而深之”的应

用。 

《官针》经刺、络刺属脉刺法,即刺大脉、络脉之

结络。九刺之输刺、远道刺,其所取之穴若在脉上则为

脉输,当针刺深至脉时,则也属脉刺范畴。分刺,指刺分

肉之间,是刺痹证的通用刺法,《官针》篇中在皮、肉

之间操作的诸法实由分刺法稍加变化而成[11]。在汉以

前文献中,脉刺、分刺应用的相关记载最多(脉刺、分

刺法的来龙去脉在《中国古典针灸学大纲》《新古典针

灸学大纲》有大量的阐释,宜参读)。 

如《灵枢·热病》“心疝暴痛,取足大阴、厥阴,

尽刺去其血络”[3],《灵枢·杂病》“腰脊强,取足太阳

腘中血络”[3],即经刺之应用。《素问·调经论》“神

有余,则泻其小络之血,出血勿之深斥,无中其大经,神

气乃平。神不足者,视其虚络,按而致之,刺而利之,无

出其血,无泄其气,以通其经,神气乃平”[9],即络刺之

应用。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记载了菑川王患厥

病,头热至肩,淳于意刺其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,病旋

已等刺脉输的案例[12]。再如《天回医简·刺数》记载

了关于脉刺、分刺的应用,且“卷帙较为完整”,其中

记载了转筋、血龋、身盈等病的刺络、刺脉输、分刺

之法[13]。又如《长刺节论》中分刺、脉刺的应用,“病

在诸阳脉,且寒且热,诸分且寒且热,名曰狂,刺之虚脉,

视分尽热病已止。病初发岁一发,不治月一发,不治月

四五发,名曰癫病,刺诸分诸脉,其无寒者以针调之,病

已止……病风且寒且热,炅汗出,一日数过,先刺诸分

理络脉汗出且寒且热,三日一刺,百日而已。病大风,

骨节重,须眉堕,名曰大风,刺肌肉为故,汗出百日,刺

骨髓,汗出百日,凡二百日,须眉生而止针”[9],与之类

似的还有《素问》之《刺疟》《刺腰痛》、《灵枢》之《寒

热病》《热病》《杂病》等。只要理解了脉刺、分刺的

内涵,就很容易识别其相关应用。 

需要特别指出是,《素问》中隐而未发的九刺之“输

刺”“远道刺”的应用,其行文模式为,在详论某病的脏

腑辨证后,以一两句之文略述相应治法。或许正是由于

这种详略的差异过大,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聚焦于

其间的脏腑辨证,而忽视了其治法的归属。如《咳论》

在论述了五脏六腑咳的辨证特征后,道出治法曰“治脏

者治其俞,治腑者治其合,浮肿者治其经”[9]。与之类

似的还有《痹论》“五脏有俞,六腑有合,循脉之分,各

有所发,各随其过,则病瘳也”[9],《痿论》“各补其荥

而通其俞,调其虚实,和其逆顺,筋脉骨肉,各以其时受

月,则病已矣”[9]等。以上经文所言治法正是“刺诸经

荥输脏腧”的“输刺”、“病在上,取之下,刺府腧”的

“远道刺”。 

如果说《官针》是两千年前的刺法标准专篇的话,

那么《长刺节论》即是该标准的部分临床应用典型实

例,然而笔者遍检汉以前医学文献,发现除刺痈疽、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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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、分刺 3 大主要刺法外,其他刺法的应用,类似《长

刺节论》的实例很少,这或与古人“粗守形者,守刺法

也”的观念有关。《官针》具体刺法的汉以前应用文献,

除上文论述的刺痈疽、脉刺、分刺者外,另有恢刺、关

刺在治筋痹时的应用,扬刺在治寒气博大之病时的应

用,合谷刺(《太素》作“合刺”,当从)在治肌痹及气

积腹中时的应用,短刺在治骨痹时的应用。这些具体的

应用,可以加深对相关刺法的理解,笔者以对照表的形

式整理,详见表 3。 

表 3  《官针》刺法在汉以前应用对照表 

《官针》刺法 汉以前应用 

恢刺者,直刺傍之,举之前后,恢筋急,以治筋痹也;关刺者,直

刺左右,尽筋上,以取筋痹,慎无出血,此肝之应也,或曰渊刺,

一曰岂刺 

病在筋,筋挛节痛,不可以行,名曰筋痹,刺筋上为故,刺分肉

间,不可中骨也,病起筋炅病已止。(《长刺节论》) 

扬刺者,正内一,傍内四,而浮之,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 阴刺,入一旁四处。(《长刺节论》) 

合刺者,左右鸡足,针于分肉之间,以取肌痹,此脾之应也 病在肌肤,肌肤尽痛,名曰肌痹,伤于寒湿,刺大分小分,多发

针而深之,以热为故,无伤筋骨,伤筋骨,痈发若变,诸分尽热,

病已止。(《长刺节论》) 

 上下皆满者,上下取之,与季胁之下一寸一本云“季胁之下深

一寸”;重者,鸡足取之。(《灵枢·卫气失常》) 

短刺者,刺骨痹,稍摇而深之,致针骨所,以上下摩骨也 病在骨,骨重不可举,骨髓酸痛,寒气至,名曰骨痹,深者刺无

伤脉肉为故,其道大分小分,骨热病已止。(《长刺节论》) 

注:扬刺,《太素》作“阳刺”,杨上善注“寒气博大之病,正一傍四内针,浮而留之使温故曰阳刺。有作扬刺者,错也”[8]。

“阴刺,入一旁四处。治寒热深专者,刺大脏,迫脏刺背,背俞也”
[9],其“阴刺”《太素》及《甲乙经》皆作“阳刺”,杨上善

注曰“阳刺之法,正内一,傍内四,疗气博大者也。本作阴刺者,字误耳也”
[8]。据此,《长刺节论》阴刺之前,当脱“治寒气博

大者”。由于脱此主治,以往注家或以“阳刺”治前文“头痛”,或以治下文“治寒热深专者”“治寒热(将“深专者”断句于

后而释经文)”,皆误。而主治的误解,进一步导致人们不能辨识《官针》扬刺、《长刺节》阴刺实为同一刺法,如《赵缉庵针

灸按摩真传》虽引马莳“此节当是阳刺误为阴刺”之语,但仍以《官针》扬刺“治寒气博大”与《长刺节论》阴刺“治寒热”

不同,而误以两者为不同刺法
[14]。当明辨之。 

从汉以前刺痈疽,到《天回医简·刺数》刺脉输、

“因所在”,再到《灵枢》《素问》相关刺法应用,所反

映的是经脉分部理论的逐步确立。同时,“针至病所”

由直刺痈疽等早期的朴素形态,过渡到《调经论》经脉

内连脏腑外络肢节认知模式下的,以刺皮、脉、肉、筋、

骨为主的形态,体现了“针至病所”的发展图景。 

在此发展历程中,古人还总结出了这些刺法应用

的禁忌。无过其道,刺骨、筋、脉、肉、皮各有浅深,

过其道则“反为大贼”,如《素问》之《刺要论》《刺

齐论》;无反其时,春、夏、秋、冬刺各有所宜,反其时

则增病,如《素问》之《诊要经终论》《四时刺逆从》;

无中要害,不当刺中五脏等要害,中要害则死,如《素

问》之《诊要经终论》《刺禁论》《四时刺逆从论》。这

些刺禁在提醒后人应用注意的同时,也承载着古人在

针刺领域不断探索的精神——一次次的针刺失败之后

的经验总结! 

4  结语 

《官针》知九针之宜而有所施,其所记载的彼时具

有代表性或比较成熟的定式刺法,与“九针应病”有很

强的对应关系,九针刺痈,刺病在皮、分肉、脉,刺诸痹,

刺五脏病,是九变刺、十二节刺的重要内容。 

《官针》中的刺法是无需经脉分部理论指导的“针

至病所”刺法。其中九变刺在《寿夭刚柔》三变刺基

础上演变而来,十二节刺则直接道出了《官针》刺法的

理论基础——十二经内连脏腑外络肢节,九变刺与十

二节刺一道,深受“针至病所”理念影响。而五刺的重

复式出现,则提示《官针》取材的多源。 

《官针》刺法汉以前的应用,可以清晰地看到,“针

至病所”由最初朴素的形态,发展至以刺皮、脉、肉、

筋、骨为主的形态,并形成了“无过其道”“无反其时”

“无中要害”的刺禁要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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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多“针至病所”刺法之下,单列刺气穴之三刺,

反映的或是“针至病所”向“气至病所”的过渡阶段。

其演变的结果,恰如后来所看到的,随着经脉分部等理

论的确立,以刺皮、脉、肉、筋、骨为主的“针至病所”

刺法,逐渐居于次要地位,而以刺脉输、刺气穴等为主

的“气至病所”刺法则成为后来的主流[10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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